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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完美”过得“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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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我戴党徽

我说家风家风

■ 赵自力

我出生在党员世家，这在村里是极其光荣的事
情。爷爷在村上的小学教书，村里的后生都是他的学
生。爷爷在村里有威望有文化，村里人夸他仗义，乐善
好施，是大好人，伙伴们也非常羡慕我有个好爷爷。

我读初中时的一天，家里十分热闹，村里的干部都
来了，还有许多乡亲。从大家的言谈中，我得知父亲入
党了。父亲那天满面春风，热情地招待客人，爷爷笑得
特开心。当时有个情景我一直记得，就是父亲站在爷
爷前面，爷爷高兴地将党徽给父亲戴上，气氛很庄重。

父亲也入党了，我们家有两名党员同志了，这在当
地并不多见，我当时也入团了，自然知道入党的光荣。
我暗暗发誓，像爷爷和父亲一样，早日入党。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揣着梦想回到母校教书。我
待人热情，认真工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我光
荣入党。父亲当时在外地，专门请假回来，像当年爷爷
那样，亲自为我戴上了党徽。父亲为我戴党徽时，反复
嘱咐我要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当时，我们祖孙三代党员在家门口合影记录下难
忘的瞬间，那是一种永不褪色的记忆。

我后来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无论在何地、何时，
我都记得父亲的嘱托，好好履行党员义务。我一直戴
着党徽，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既然是党员，就得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爷爷为父亲戴党徽，父亲又给我戴党徽，这是我
家的宝贵家风。我期待有一天，也能亲手为女儿戴
上党徽。

资料图片

■ 陈若葵

在遥远的太空，有一颗小行星永远闪
耀，它就是“李四光星”。作为科学界的泰
斗，李四光的成就早已载入史册，而同样为
世人称道的，还有他的家庭：他的女儿李林
是物理学家，女婿邹承鲁是生物学家，一家
三口同为中科院院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
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书写了“一门三院士”的
传奇故事。

音乐，一家人共同的爱好

说起自己的科学之路，李林曾表示，如
果不是偶然，她今生或许会与钢琴为伴，而
她的艺术素养，得益于父母的熏陶与培养。

身为科学家，李四光兴趣广泛，在英国
伯明翰大学读硕士期间练就拉小提琴的

“绝活儿”，间或也写点小曲儿，当时正值国
内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他悲愤之
下写了小提琴曲《行路难》，并于1920年把
手稿交给留德学生、音乐家萧友梅，请他指
正。这首曲子竟成了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
小提琴曲，手稿现存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
馆，落款“李仲揆”。

音乐丰富了李四光的生活，也成就了
他的爱情。1921年，他回国在北京大学任
教，巧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许淑彬。许淑彬曾随在驻英大使馆供职的
父亲于英国生活，英语、法语学得好，弹得
一手好钢琴。两人因共同的爱好结缘。

李林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对她呵护
有加。母亲更是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着力培
养，李林也爱上了钢琴。无奈6岁时因病
手指落下点小毛病，从此，钢琴成为她的业
余爱好，并一直保持着。

对音乐的喜爱，也拉近了李林和邹承鲁
的距离。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李
林结识了后来与之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终
身伴侣。邹承鲁是江苏无锡人，1945年毕
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次年，以中英庚子赔
款公费留学化学类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剑
桥大学录取，直接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两人同台演唱了一曲

《松花江上》，激起了他们对祖国的思念。共
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走到
一起。1949年8月25日，李四光在英国博
恩毛斯海边，主持了女儿女婿的婚礼，亲眼
见证了这对年轻人的幸福。

科学精神的传承

李四光15岁就被选中公费留学日本，
学习造船。16岁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
山先生送给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八个
字，这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之后李四光
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采
矿，以期实业救国。一年后，他深感矿产资
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进而转学地
质学。这“三级跳”的背后，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国家需要！这种情怀也“遗传”给了
李林。

李林曾说，自己的一生有太多偶然。
生活在科学与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

中，偶然使她不能以钢琴为事业，科学便成
了很自然的选择。李林回忆，小时候，父亲
不外出考察的日子，常常会左手把她揽在
怀中，右手不停地写他那些似乎永远也写
不完的文章，而自己对父亲经常挂在嘴边
的冰川、化石、显微镜等名词似懂非懂，却
感觉非常神奇，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令她对
未知世界充满向往。父亲对科研严谨执着
的精神也已经潜移默化地在她幼小的心灵
扎下了根，这或许就是科学精神的培育吧。

李林11岁时，李四光去英国讲学两
年，把女儿带在身边，李林受益匪浅。回国
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李林随父母辗转到
桂林，16岁跳级考取贵阳医学院，希望成为
一名医生。然而，母亲坚持让她就近到广
西大学读书。因为那里没有医学系，她成
了机械系唯一的女生。毕业后李林赴英国
伯明翰大学深造。在选择专业时，搞了一
辈子地质力学的李四光希望女儿在力学方
面有所造诣，建议女儿专攻弹性力学
(Elasticity)。不料秘书发信时将E错打成
P，一个字母之差，英语的弹性力学变成了
塑性力学（Plasticity），李林阴错阳差涉足
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

机械与物理专业是两
个领域，李林的求学路走得
磕磕绊绊，父亲在国内不间
断地用英文给她写信，安慰
她“不要着急、慢慢来”，鼓
励她“坚持”。这些精神上
的支持，帮助李林顺利拿到
硕士学位，并获得了攻读剑
桥大学物理冶金博士的机
会。两年后学成回国，一连
串的偶然让李林成为中国
第一个用透射电子显微镜
研究金属材料显微结构和
性能的科学家。

夫妻比翼齐飞

几十年，李四光心心念念的都是“蔚为
国用”。在科研上，李林和邹承鲁也沿袭了
父亲的这一作风。李林学一门钻一门，干
一行爱一行，怀着“螺丝钉”精神，国家哪里
需要，就往哪里去。她此生的科研之路因
为国家的需要三次更改方向：从钢铁事业、
原子能事业到超导材料事业。

李林从事危险的热核实验时，女儿邹
宗平刚刚5岁，每天与核反应堆打交道，不
得不与丈夫、唯一的女儿分居12年，她因
此错过了再生一个孩子的年龄。邹承鲁对
此毫无怨言，他深知，搞科研是神圣的，要
用一生去追求，要有付出、有牺牲，并一直
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妻子。

邹承鲁也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自
1951年6获得博士学位后，告别新婚不到一
年的妻子先期回国，开始了新中国酶学研究
的奠基工作。1958年发起、参加人工合成牛
胰岛素合成工作。那些年，他们一个研究原
子能、一个合成牛胰岛素，可谓比翼齐飞，成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大科技成就的参与者。

和睦的一家人

李林曾回忆，父亲尽管忙，但很会利用
碎片时间关爱家人。她小时候时常肚子
痛，父亲在家时经常把女儿包在衣服里，用
他的体温给自己捂肚子；长大后，只要不出

差，父亲每个周六都坚持接自己回家，边走
边聊。妈妈常年吃药，父亲就把每次吃的
药配好，绝不假手他人，这个习惯保持大半
生。这些都成为李林温馨的记忆。

在邹宗平印象中，外公从来不发脾气，
父亲在家里也没发过脾气，相比之下，母亲
的脾气比较急，父母争吵的时候很少。父亲
不高兴，往往会沉默不语，家里的气氛总是
愉快的。

邹宗平回忆，她曾到美国留学，父母
和她靠通信联系，当时书信一来一往要两
个星期，一直没有间断过。邹宗平在国内
没学过生物，需要“补课”，但因没有中文
资料，她向父亲求教。邹承鲁极其细心地
给她回了一封七八页的信，详细介绍了生
物学的概念。“从小到大和父母聚少离多，
但父母对我的关注是一直都在的，爱是满
满的。”

如今，邹宗平，这个李四光唯一的直系
后人继承了外公的事业，成为一名地质学
家。

在谈到家风传承时，邹宗平认为“家”
的概念并非单指家庭，李四光一直把地质
力学所视作自己的家；家风传承也不仅仅
包括子女的教育，还包括科学态度和科学
精神的接力。

（资料来源：《两代三院士——李四光
和女儿女婿李林、邹承鲁》《李四光的修身
齐家风范》等）

■ 刘延伟

我家几代人都是教师，从我的二姥
爷赵佩川、父亲刘汉长、母亲赵恩朴，到
我本人及丈夫和儿子都是教师。对于
我家来说，做教师除了养家糊口之外，
教师岗位更是参加革命的神圣岗位，多
年来，我家出过不少抗日英雄。

我母亲的叔父赵佩川1930年秋被推
荐为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中学校长，主持
了学校的筹建工作。1932年春单县中学
建成，赵佩川被山东省教育厅正式委任
为首任校长。1938年10月，在聊城举行
的抗战动员纪念大会上，赵佩川被推选
为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委员。1938年11
月14日，日军攻聊城，赵佩川协助爱国将
领、抗日烈士范筑先率领军民奋起抵抗，
与聊城共存亡，最后壮烈牺牲。

赵佩川热心教育事业，并支持子
女、侄子（包括我舅舅赵家馨烈士）、侄
女（包括我母亲）、我父亲等人在菏泽读
书。抗战爆发后，孩子们纷纷参加抗日
队伍。我母亲唯一的弟弟赵家馨被彭
德怀派人接到湖北，后来在陕西牺牲。

抗战前我母亲在菏泽女师读书，父
亲在菏泽六中读书。父母毕业后同回
单县教小学。父亲家境贫寒，祖父母有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父亲是老大，全
家的生活、包括两个叔叔、一个姑姑读
书全靠我父母供奉。小叔叔刘长林十
四岁就参加了铁道游击队，曾在水中泡
了十五天坚持抗日，我奶奶听说后眼睛
都快哭瞎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福建、大连等地工
作，后调到总政军事审判庭工作；虽身上有弹片，但他
仍主动请缨去新疆，一年后把全家都接到喀什，离休后
留在了乌鲁木齐。我唯一的姑姑也参加了抗日，经历
不少磨难，后因病在河南去世，时任河南省工会主席。

抗战爆发后，父母带着全家逃到了县城东南六十
里地开外的张楼寨，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张楼寨位于
解放区的边缘，偌大的寨子没有学校，儿童没地方上学，
我母亲办起了抗日小学，开学第一课学习一个“人”字，
第二课学习“中国人”，第三课学习“我是中国人”，第六
课学习“我爱中国”。当时我年龄小不能上学，姐姐在一
个由马厩改造的房子里教我写字。第一个字就是国家
的“国”，教了一遍我就学会了，当时姐姐高兴地告诉母
亲时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国”对每个中国人是最最重
要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幸福
的小家。爱国、爱新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神圣的职责。

母亲白天带班上课，晚上还要纺棉花。母亲纺棉花
时常常吟古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是陆游的“死去
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母亲有时还吟唱苏武牧羊的歌和木兰辞等，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永久的记忆。

1944 年，9 岁的我参加了姊妹团（男孩加入的叫
“儿童团”），当年唱过的抗日歌曲至今仍记忆犹新。12
岁那年，父母让我挎着装有半斗小米的笆斗，走了五里
地给“四婶儿”送去，可到了地方，有一个瘦高的小伙子
接过笆斗就走了，一句话没说。后来，我得知当时送的
实际上是“鸡毛信”。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1956年夏我考入山东
大学物理系，196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
毕业后留在山东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越来越好，母亲的身体却每况
愈下。当时还没有离退休政策，她就辞职了，1967年因
肝硬化腹水去世，医药费还是小叔叔给交上的。母亲去
世前几天，已经滴水不进了，却嘱咐我说：冬天冷，买点
羊肉熬汤，给来看她的人暖和暖和。母亲去世前还在为
他人着想，她的话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泪流满面。

我今年已经86周岁了，什么福也都享了，而那些
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和那些像母亲
一样的无名英雄却永眠地下。亲人们安息吧，我会将
让这份红色基因在我家世代传承下去！

（作者系山东大学退休教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陈璇快来。”一位老人一边拖着一个
趴在地上的孩子进卧室，一边说着：“衣服
要换了。”

一位40余岁的女性应声奔过来，问
道：“吃了马桶水没有？”

两人对视，不由地乐了起来。陈璇蹲
下，把孩子的嘴掰开，笑着说：“吃肥皂了，
有肥皂味儿。”

“他爱耍马桶，喜欢喝马桶水，咬香
皂。”陈璇平静地向看到这一幕的来访者讲
述，一如描述一个正常孩子的喜好一般。

孩子名叫跳跳，是个早产的脑瘫孩
子。十年来，这个常人眼里看起来不完美
的家庭，并没有把跳跳当做那个“不完美”
的归因，一家三代反而把日子过得如花儿
般美好灿烂。

跳跳在关爱中康复进展顺利，陈璇和
丈夫都先后经历了辞职，但各自又拥有
了热爱的小事业，老人也有自己的快乐
生活。他们不仅激励了很多像“跳跳”一
样有特殊孩子的家庭前行，还感染了周
边很多邻居，被评为重庆市渝中区最美
家庭。

他是礼物

“喝了药，我们就吃饭；吃了饭饭，我们
就去坐车车，好不好？”一头卷发，面庞圆润
的陈璇，一边轻声细语地哄着跳跳，一边熟
练地用针筒从各种药瓶里抽出精准剂量的
药。

跳跳每天吃三种药，一天要吃五顿。
最晚的一顿药是晚上11点半。

“出生时，头比乒乓球大一点，3斤1两
6，当时觉得，好奇妙哈，一个生命，他就那
么小小的，趴在哪里，没有想到他会不好。”
陈璇如今回忆起跳跳刚出生的样子，仍旧

满脸幸福。
生跳跳之前，陈璇和丈夫都任职于上

海一家知名杂志。2011年，怀了跳跳以
后，36岁的陈璇妊高症一直很严重，在母婴
生命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跳跳不得不早
产。出生第三天的跳跳由于严重颅内出
血，造成脑损伤，成了一名脑瘫患儿。

经商议后，陈璇辞职，和老人一起全心
全意照顾跳跳。丈夫则负责挣钱养家。此
后，一家人和孩子，开始经历了一次次的手
术，和无数次的康复治疗。

“从一个年轻女孩，进入职场，再回归
到了家庭，成为一个母亲，这是一个成长的
过程。我从不觉得，我的孩子因为是脑瘫
孩子，他是拖累，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礼
物。”陈璇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因为他而
毁掉，反而因为他，我懂得了如何去护理一
个特殊的小朋友，没有缺陷，没有遗憾。”

从不沮丧

跳跳手里拿着一罐糖，坐在陈璇和爸
爸傅维中间。

“先喂妈妈好不好？”

“先给爸爸呀。”
跳跳看着都争着要糖的爸爸妈妈，伸

手把糖先喂进了爸爸口中。
“看吧，爸爸得优先。”傅维高兴地笑

起来。
手术、理疗是日常，这样一家三口其乐

融融的画面也是日常。傅维要养家，但无
论多忙，周末都会和家人过一个快乐的家
庭日。

跳跳爱坐公交车，于是陈璇和傅维常
常推着轮椅上的跳跳去坐公交车，每每跳
跳都会兴奋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陈璇会
尽量抱住跳跳，告诉他“小声点啊，这是公
共场合。”

这一路，都会引来旁人异样的眼光。
“我们从不自卑，我们自食其力，全家

人把这样一个有点困难的孩子，健健康康
地抚养到这么大，干干净净地，平时生病也
少。”陈璇说，语气中透露出自豪和坚定。

“遇到困难，就想办法去解决它啊。我们从
不沮丧，也不抱怨。”

3岁前，是跳跳康复治疗的黄金期。每
天，陈璇带着老人，抱着孩子，在上海辗转
坐车赶到康复中心治疗。当得知重庆有

更适合跳跳的康复机构，便举家搬迁至
重庆，并开始往返上海重庆两地为跳跳
治疗，而每次治疗时，医生对跳跳的康复
都表示非常惊喜。“医生说，家庭的关爱
是这一部分特殊孩子康复的重要因素。”
陈璇说。

知足常乐，爱与感恩，是陈璇一家的家
训。“家可以给我们温暖和希望，可以让我
们停靠，更是我们精神上的寄托。”

梦想花园

在陈璇看来，跳跳是礼物，还有一个原
因是，让她重拾起了自己的爱好。

年轻时的陈璇爱画画、唱歌，更热爱
花草。但忙碌于工作时，无法去享受这些
爱好。

随着跳跳一天天长大，一家人的生活
逐渐走上正轨，跳跳爸爸经营着自己的事
业，跳跳外婆也抽空捡起了自己的乐器爱
好，偶尔能参加一些社区活动。

陈璇则挤出时间在自家阳台上种花，
学做花艺。陈璇发现，学美术的她对花艺
很擅长，开始以此自主创业。多肉、空气
凤梨、蟹爪兰、金丝皇菊、铁线莲、百合、朱
顶红、蓝雪花等多种多样的花草布满了她
的阳台，外露的花枝绿叶吸引邻居们前来
观赏，陈璇的花园阳台成了小区里的网红
阳台。

“最多的时候，我养了500多盆多肉植
物，堪比专业花圃。”陈璇说，她还囤积了不
少精巧别致的花器，傍晚或者周末，家里便
成了一个花卉园艺沙龙，不少朋友会带着
孩子来家里，大人聊天喝茶，孩子们在花园
中嬉戏。

“跳跳喜欢大自然，也非常好客，生活
充满了笑声，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希望他能
一天天好起来。”陈璇说。

除此之外，陈璇、跳跳还和一家康复理
疗机构，共同组建了一个重庆脑瘫儿童家
长互助群——“向阳花儿朵朵开”。在群
里，大家不仅分享着信息和经验。跳跳一
家，也支持并激励着大家乐观生活。

陈璇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建造一个独
一无二属于脑瘫宝宝的家园。她和丈夫卖
掉了上海的房子，在重庆买了一套大房子，
准备打造梦想花园。她计划以后每个月邀
请两位6岁以上的脑瘫宝宝和他的父母一
起，来这里享受花香四溢、花鸟成群，让孩
子们一同享受更美好童年。

“知足常乐，爱与感恩”是陈璇一家的家训
红色家风家风

陈
璇
一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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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给我们温暖和希望，

可以让我们停靠，更是我们精神上

的寄托。”


